
18岁给成龙当助理

但始终不忘导演梦

问：您最早喜欢上电影是什么时候？

陈德森：我的童年不是很快乐。我家住在九
龙，因为从小不爱读书，常被记大过，成绩单也不
够漂亮，回到家怕挨打，就躲去学校旁边的国际戏
院看电影。下午放学的那个时间段，票价相对便
宜。电影让我快乐忘忧，带着我一次次逃离现
实。看完电影，出门买点吃的，一边吃一边想起晚
上可能要被大人打，就安慰自己，没关系，我刚刚
还开心了一个半小时。倏忽间惊觉，长大后，我是
否可以做些令人开心的影像？就是这样，我开启
了与导演这个职业的缘分。

问：您念高中时就当了临时演员，又做编剧，

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陈德森：最早我在丽的电视台电视剧编剧组，
全组人一起拼斗，可以为了一个节目的收视率24
小时待命，直到创作完成。这些加班都是自发
的。我们每个月还会组织一次联谊活动，分享这
个月的创作心得。也会办一些搞笑的评选，比如
“三最”——最猥琐编剧、最丑陋编剧、最体弱多病
编剧。有一次我们颁发了“文采奖”给文隽，因为
他把我们所有编剧的名字变成了气质相符的商业

品牌名称，如江龙饭店、丹瑞眼镜、文隽
书局、华标跌打和立人幼儿园，我的
名字就是德森木材……这种有爱
的创作气氛，真的令人怀念。

问：上世纪70年代末您担

任了成龙的助理，是香港第一

次出现艺人助理这个职业，

本来非常令人羡慕，却仍要

“出走”做导演，当时是出于怎

样的考虑？

陈德森：那时候成龙22岁，
我18岁，跟着他的日子天天都吃好

喝好，他待我犹如亲弟弟，投资人为了
推荐自家剧本更是对我亲近有加。那会儿就一个
字，“飘”。但我始终记得自己是来学做导演的。
21岁那年，我吞吞吐吐地对大哥如实相告。大哥
没说话，但他的表情好像在说“就凭你”？虽然他
有些不快，但还是推荐我到一部戏中去做场记，后
来我拍《特务迷城》时，他又主动来做男主角。

现实生活中受到的讥讽

往往会成为我电影里的台词

问：听说您年轻时跟过很多导演，但也因此被

人讥笑？

陈德森：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副
导演的，那时候有点像师徒制，一部电影成功了，
导演或监制便会提拔长期跟在自己身边的后辈。
因为这个原因，大家往往会专心为同一个导演或
监制长期工作。可能我比较缺乏耐心，又比较好
学，没有只跟一个剧组或导演，总希望能汲取更多
不同导演的风格和经验。我跟过的导演有章国
明、泰迪罗宾、黄志强、程小东、徐克等。几年过
去，我仍是副导演，但身边不少电影工作者朋友都
已经由副导演变成了导演。

问：那您觉得失落吗？

陈德森：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聚会，一名

与我同期出道的副导演已跻身导演行列了，拍了
一部颇为卖座的影片。他当着大伙儿的面以半开
玩笑的口吻对我说：“你东家做一下，西家做一下，
常常漂浮不定，这样下去是很难成功的！我可以
帮你一把，如果你认真听取我的指示，我便向公司
提出，让你拍一部低成本电影。”他的语气和表情
都带着讽刺，又像是等着我去求他。但我只是轻
描淡写地说：“我还未学够，不急着当导演，谢谢你
的好意。”他喝了两口啤酒，不屑地指着我，大声对
在场的人说：“我隆重地向大家介绍，这位末代的
最后一个副导演——陈德森！”接下来，大家发出
既怜悯又带点同情的笑声。那一晚在座的二十多
人，如今只剩下三位仍然活跃于电影行业。有时
候，在现实生活里听到比较难堪的话，往往会成为
我日后电影里的台词。今天重提这件旧事，并不
是要借机侮辱任何人，只是感恩我现在小小的成
就，虽然来得比他们晚，却让我更懂得珍惜。

问：1994年的电影《晚9朝5》是您的成名作，

这个机会是怎么得来的？

陈德森：在《晚9朝5》之前，我连续拍了两部
有明星助阵的电影，《我老婆唔系人》和《情人知
己》，我的焦虑症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在
《把悲伤留给电影》这本书里详细讲述了拍摄这两
部电影的曲折过程。那时发生的种种问题让我情
绪低落，甚至思考日后是否还要当导演。后来，陈
可辛导演拜托我为他执导的新片《晚9朝5》搜集
素材。这部电影讲述了一群喜欢在夜店流连、对
前途感到迷惘的年轻人的故事。我找到一些这类
年轻人，但专访过程中出了问题，陈可辛导演向来
滴酒不沾，更没有泡酒吧的习惯，不太懂得该怎么
跟这类年轻人交流，弄得现场气氛好像是在招聘
面试。我提议大家喝点酒，放松情绪，有些氛围再
进入话题。结果，在十多天的访谈里，陈可辛导演
一直默默坐在一旁，都是由我和编剧来发问。后
来有一天，陈可辛导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看
过你之前的电影，你说故事有一套，目前最需要一
个了解你强项并帮助你发挥长处的监制！”我还没
来得及回应，他又说，“别想了，我们合作吧！”

问：看似偶然，其实却是因为您具备了得到机

会的能力。

陈德森：拍摄过程中陈可辛导演并没有因为
自己已经出名了，就要掌控一切，我有百分之百的
主导权。《晚9朝5》最终票房超过1000万港元，被
选为当年金像奖“十大华语片”之一。颁奖典礼当
日，负责颁奖的林岭东导演看着得意忘形的我，悄
悄对我说：“这部电影的爆发性成功只是一个开
始，但你已经飘飘然双脚离地了，我的第一部电影
也遇到过你现在的情况，所以，我想把你从空中拉
回地面！”我非常感谢陈可辛导演找我来拍这部电
影，也要多谢林岭东导演，他语重心长的提醒，让
我重新脚踏实地。

希望继续拍电影

释放更多正能量

问：在您执导的电影中，《童梦奇缘》是非常特

别的一部，能否谈谈这部电影的创作经过？

陈德森：因为家庭的缘故和我对父亲的情结，
我一直想拍一部反映亲情的电影。那时寰亚电影
公司的总经理约我见面，说刘德华与公司有一部
电影合约，但迟迟未能找到合适的剧本，希望我准
备一些题材，与刘德华见面聊聊。华仔是我一直

很想合作的演员，我便与公司负责人一起到片场
探班。趁着剧组放夜宵的时间，我连着向刘德华
说了两部动作电影的故事，他听罢无精打采地伸
了个懒腰，打着呵欠说：“我拍了超过100部电影，
拍过无数动作电影，对动作电影实在有点厌倦，你
回去想一想，有没有一些非动作又特别一点的题
材？”说完他便起身要走，我突然冒出一句：“我有
一个关于父子亲情的奇幻故事，暂时取名叫《童
梦》……讲的是我和父亲的矛盾，直到父亲离世
后，我才明白‘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感受。”我和刘
德华都静止了十几秒，然后他笑着说：“我们就拍
这个电影吧。”后来，我从寰亚电影公司的同事口
中得知，那段时间刘德华的父亲得了重病，可他总
是太忙而未能经常陪伴父亲。所以当日对我说的
那一句“子欲养而亲不待”特别动容。

问：您觉得《童梦奇缘》最大的成功是什么？

陈德森：记得刘德华知道我们的制作费非常
紧张，便自掏腰包加强演员阵容，这也是我那么多
年来一直都很尊重华仔的原因。这部电影在香港
取得了2000万港元票房的好成绩，成为该年度票
房排名第二位的香港电影。更让我感动的是，一
位年过古稀的老人通过朋友找到我，说他从小便
憎恨父亲，仇恨使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后来加
重变成狂躁症。他在参加一个助人解决心结的团
体课程时，偶然看了《童梦奇缘》，之后开始反思、
顿悟、释怀。这件事情让我更加坚定未来的创作
方向，就是一定要释放出更多的正能量。

问：您还想拍哪类电影，展现怎样的正能量？

陈德森：我希望能够拍摄不同类型的电影，比
如主旋律影片，根据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真实大事
件创作的故事。另外，我感觉现在人们的压力越
来越大，哭越来越容易，笑越来越难，所以我想拍
喜剧片，希望大家能够真实地笑一笑。虽然我不
太懂爱情，但我还是很想拍爱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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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好人

印 象

陈德森
1958年出生，香港导

演，主要电影作品《晚9朝5》
《神偷谍影》《童梦奇缘》《十月
围城》《一个人的武林》《征途》
等。曾获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导演奖、中国电影

华表奖。

关爱西藏少儿教育，“齐兴”助学基金募集捐款超千万元

一次援藏行 一生西藏情

陈德森 我为电影痴迷忧愁
文 张一然

本报记者 郭晓莹

中国照片档案馆存有一张2001年

拍摄的汇款单图片，是青藏铁路建设

总指挥部收到的第一笔捐款，1118元，

署名为“七九年援藏干部”。直到2006

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这位援藏干部

每年都会给指挥部寄来汇款单。多年

后，人们终于找到了这位汇款人，他就

是中交天津航道局的李纯民。这份心

系藏区的深情，源自四十多年前的一

次援藏经历。援藏结束返回天津，但

他仍心系西藏，发起成立了“齐兴”助

学基金，关爱藏区少年儿童教育，募集

各方捐款超千万元，其中他个人捐款

130万元，获益师生超过5000人，遍及

当地15所学校。一次援藏，让他与西

藏结缘一生。

发起设立“齐兴”助学基金

资助西藏类乌齐县贫困生

“一人援藏，全家援藏；一次援藏，
终生援藏。”这是李纯民常挂在嘴边的
话。他生于1951年，曾是海军工程兵
战士，1974年退伍后分配到原交通部
天津航道局。1979年，他响应国家号
召，从天津来到西藏昌都类乌齐县开
展援藏工作。藏族老乡善良、淳朴的
品格让他深受触动，与当地百姓结下
了深厚的友情。1984年2月，他因病离

开西藏，返回原单位。五年的援藏经
历牢牢根植在他心里，他将这个遥远
的地方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1993年，李纯民和朋友回到类乌
齐县做三农调研。经过一个教学点
时，发现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钉上去
的塑料布千疮百孔，风一刮呼呼作
响。这让他感到一阵心酸，和朋友给
学校留下200元钱安玻璃。回去后他
也总觉得惴惴不安，总想为曾经工作
生活的地方多做点事。

2006年，担任天津航道局领导的
李纯民和三位朋友再次回到类乌齐
县。经过恩达教学点时，破旧的教室
再一次刺痛了他的心。“当时的办学条
件有多差？孩子们没有椅子，就坐在
木板甚至树墩子上……”眼前的一幕，
让他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他跟几个
朋友商量，自己出资10万元，三位朋友
出资25万元，捐出35万元，与类乌齐

县签订协议，为恩达教学点建教室和
生活用房，由县里负责施工，并叮嘱一
定要保证质量。

转过年来，李纯民又去了一趟类
乌齐县，新校舍已经建好，恩达教学点
升级为恩达完全小学，办学规模扩大
了。他终于欣慰地笑了。但这件事并
未就此结束，恩达小学只是李纯民援
藏助学的起点，他决定长期助学，发起
设立“齐兴”助学基金，希望“类乌齐兴
盛，众人齐心振兴教育”。由他作为基
金发起人负责筹款，类乌齐县教育局
负责基金的管理和使用。

为了筹款，李纯民每年都会“呼朋
引伴”进藏，少则四五人，多则十几人，
这些朋友都为“齐兴”捐了款。有一次
李纯民和老伴儿乘机旅行，和邻座聊
起援藏助学的事，那位陌生人当场就
要了“齐兴”的账号，很快转来5000元
捐款。“援藏助学并非我一个人的力

量，社会上也有很多人伸出了热情援
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原交通部的老
领导黄先耀同志，他给了我很大帮助，
多次联系机构、企业为类乌齐县改善
办学条件捐款，教育、鼓舞、激励我，尽
力做好援藏助学这件事。”李纯民说。
“齐兴”助学基金最初有两个用

途，“园丁奖”和“勤学奖”，分别拿出一
部分钱，奖励在高海拔、偏远地区工作
的老师和家庭困难、成绩优秀的学
生。自2012年起，“齐兴”助学基金又
组织了“一帮一、结对资助”活动，以每
名学生每月400元生活补贴、每年4800
元的标准，结对资助类乌齐县的贫困
生。目前已开展到第七批，每批资助
十几名学生。天津航道局领导钟文炜
带领十几名干部，作为资助人参加了
结对资助活动。李纯民本人资助了两
名学生，其中一人已大学毕业。“从第
五批开始，资助人就以天津航道局中
层以上干部为主了，现在仍有二十多
名学生接受资助。”李纯民说。

解决高海拔学校冬季供暖问题

把旱厕改造为水冲厕

十几年来，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给
西藏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风雨
飘摇的教学点被崭新的教学楼取代，
孩子们坐进了窗明几净的教室。李纯
民和“齐兴”助学基金开始想办法满足
孩子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变得更加
忙碌：解决类乌齐县高海拔学校冬季
供暖、早晚洗漱用热水等问题；推广教
学一体机辅助教学；把旱厕改造为水
冲厕……新项目一个个启动，因资金
缺口较大，李纯民又开始“化缘”。

岗色、仁青卡、长毛岭三所小学，
所在地海拔均在4000米以上，每年冬
季长达6个月，最低气温零下20℃，非

常寒冷，甚至到了初夏，屋檐下还有未
融化的积雪。在教室里，孩子们主要
靠木材和牛粪生火取暖，条件十分艰
苦。李纯民从孙中山基金会、深圳市
南山区慈善会募得捐款260万元，投入
类乌齐县“齐兴”助学基金项目，为三
所小学提供冬季取暖设备，让孩子们
能在温暖的教室里读书上课。

伊日乡小学厕所改造时，李纯民
在学校待了两个多月，跟校长、设计施
工人员一起落实具体保温防冻措施。
在海拔最高的小学，他拍下蓝天白云，
在朋友圈炫耀“西藏的天空”。他期待
藏族孩子们在那离天空更近的地方，
离梦想也能更近一点。

这里的校长们遇到难题也会想到
李纯民。有的学校水管冻裂了，请他
帮助恢复管路供水；有的学校因变压
器超负、电压不稳导致设备烧坏，也请
他想办法解决。前不久，一位校长找
到他，说自从学校实现供暖后，很多牧
民都愿意把孩子送来住校，原来有50
名学生住校，现在增加到180名，学校
腾出一座办公楼当宿舍，可是没有暖
气，想请李纯民帮忙。李纯民当仁不
让，又开始四处“化缘”想办法，为孩子
们奔走的日子让他感到快乐。

让孩子们用上干净卫生的厕所，
让偏僻的乡村学校通过教学一体机和
广阔的外部世界联结，这是李纯民的
梦想。他把对藏族孩子们最真切的关
爱融入一盆盆热水、一间间新教室、一
台台空调、一部部教学一体机中。那
些因李纯民而改善了读书生活条件的
孩子们，其实绝大多数都没见过这位
好心的“李爷爷”，只是从老师的口中
听说过。有一个孩子给李纯民写信抱
怨：“听说您走了，我有点儿生气，我从
不知道有像您这样的好人，可是我还
没见过您……”

助高原孩子打开眼界

看升国旗、看大海

农牧区的孩子很少有机会走出大
山，目之所及就是他们见过的全部世
界。李纯民想帮孩子们打开眼界，于
是发起了一项新活动——让孩子们去
天安门看升国旗、到天津看大海，并给
这项活动取名为“天天向上”。2014年
9月，首期“天天向上”活动启动。李纯
民的善举感动了天津航道局的领导和
同事们，自2016年起接过了“天天向
上”的接力棒，每年出资10万元，携手
“齐兴”助学基金一起搞活动，局团委
承担了活动接待工作。

迄今为止，已有百余名来自类乌
齐县15所中小学的优秀学生和基层教
师代表完成了京津之旅。他们在北京
爬长城、游故宫、看升旗，到天津漫步
五大道、乘坐摩天轮、到东疆沙滩踏
浪。2022年，10岁的藏族小姑娘曲央
措吉参加“天天向上”活动，在天安门
观看升旗仪式时悄悄许了个愿，希望
长大后能去北京上大学。
“这些年西藏发生了巨变，藏族老

乡的日子越过越好，师资队伍、教学质
量也有了很大提高，考上内地西藏班
的学生越来越多。回想我援藏的那个
年代，受海拔和气候的影响，在西藏很
难吃上青菜，现在很多老乡家里都有
小菜园……”亲历并参与了第二故乡
的变化，李纯民由衷地感到高兴。

2022年，李纯民查出冠心病，做了
手术，但只要身体允许，他仍会进藏助
学。在细微中汇聚磅礴力量，于无声
中播撒大爱无疆，李纯民把浓浓的爱
心从天津延续到西藏类乌齐县，把暖
暖的爱意从海边传递到雪域高原，他
的人生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李
纯
民
（
中
）
与
藏
族
孩
子
们

香港自由行开通后，“跟着港片

游香港”一度成了热门游玩线路。

旺角、庙街、铜锣湾、尖沙咀、半山扶

梯……香港虽不大，香港的导演们

却能一直让这些景观在影片里摇曳

生姿。这是一种真爱，就像陈德森

导演经常会在朋友圈情不自禁地发

出感慨：“这个家……真的很美！”

陈德森的人生亦很美。他说：

“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就，便是社会给

我拍戏赚钱的机会，而我又能回馈

给社会。”他的奕奕神采，他的眉梢

笑颜，皆缘于他在行善传爱。

以前过生日，朋友们送红酒、雪

茄、威士忌。问他喜欢吗？他笑说

当然喜欢。而近年来，他开始在自

己生日的前后回报社会，邀请100

位独居老人欢聚，“100人加起来有

七八千岁了，能够给他们带来快

乐，我自己收获的那种快乐是

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春节则

是另一番吉祥景况，他联合

一众好友为独居老人送礼

物、发红包。六十多岁的他

在诸多老人身边，俨然一个

“青春小哥哥”。这也是他最

舒心的时刻。

浸淫电影行业50年，陈德森

是港片“黄金年代”的参与者与见证

者。近日，他出版了《把悲伤留给电

影》一书，向观众讲述自己电影人生

的苦与乐，想唤起大家向善、孝老、

求实、省身的正能量。构思这本书

时，他回想当年：为什么那么想进电

影圈，大概是年少时为了逃避家庭

及父亲；入行后拼命往前奔，也是为

了证明给父亲看。但当自己的事业

渐入佳境，父亲却去世了，不得不说

是他最大的遗憾。他想借着此书告

诉大家：“子欲养而亲不待，能孝老

就多孝顺一点，千万别像我！”

同时，这本书的所有收入都将

捐献给大凉山儿童之家。前一阵

子，他重登大凉山，山路陡峭，难挡

他志，天气恶劣，难阻他心。车的后

备厢塞满了他带给孩子们的礼物，

一路开进平均海拔2000米的美姑

县儿童之家。他去探食堂、看教室、

做家访……在漫山的野花中，陈德

森找到了一条行善之路。他拜托笔

者在文章中“一定要写一写大凉山

的孩子们，期待能让更多的人关注

到他们，能够为他们伸出援手”。

能够出版《把悲伤留给电影》这本书，
我很感恩，但为什么要取一个悲伤的名字，
这与我的人生经历有关。我有过两段严重
的抑郁症，在拍摄现场面对过三次死亡，体
会过很多次大大小小的悲离。
拍《十月围城》，艰难寻资筹备近十年，

开机后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走出来的
过程有很多故事，我毫无保留地写在了《把
悲伤留给电影》里。那时我无法继续工作，
回到香港修养。我大姐特地从澳洲赶回来
探望我。她非常惶恐，把看到的一切写了
下来：“我看到你早晨7点起床，站在阳台
看着对面的山坡一言不发，几分钟后返回
房间继续昏睡。数小时后，你坐到了餐桌
前，菲佣拿着水果、麦片给你吃，而你举起
叉子向餐桌叉着，叉一下便往嘴里送一下，
叉的、吃的都是空气……”
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吃那些抗抑郁的药

了。《十月围城》港方剧组的工作人员传短
信给我说：“如果你决心不回剧组，我们也
决定跟你共同进退。”事情变得更严重了，
如果因为我的问题令一部分重要的工作人
员撤离，后果不堪设想。几经深思，我回复
说：“我已经看医生了，暂且没事，并将于两
天内回到剧组，大家都不能走！”

当我知道自己患上了抑郁症，到后来
懂得了治愈方法，我有一个顿悟，那就是我
发现自己前半生进入电影行业后，生命里
便仿佛只有电影，能够成功固然高兴，但如
果失败了，我便像是失去了一切，世界末日
来临。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决定在我的
后半生寻找新的人生目标，让自己轻松和
快乐。这个人生目标就是“行善”。

这几年我见过很多抑郁症患者，很多
人经历一两件事就会想不开。我告诉他
们，我经历了这么多的困难，我都扛过来
了，你也可以扛过来，没问题！我也会努力
做慈善筹钱，包括自己在电影上的收入，都
会拿出一部分捐给有需要的人。像这本
《把悲伤留给电影》的收入，就是捐给了大
凉山一个儿童之家，用来扩建宿舍。

这一生，我除了一些电影作品让大家
认同、获得了一些奖项之外，能协助成立
“榕光社长者服务中心”及“慈善安老院”应
该也是最让我开心的事！展望有生之年，
我想在香港建立一所“文化及演艺界慈善
养老院”，让年长且无依无靠的演艺界人士
居住。我未来所有的作品，必须充满正能
量，让观众离开电影院的那一刻，心情是开
朗的，且更会相信——明天有希望！

亲历港片黄金年代
满腔大爱回报社会

陈德森自述

分享生命中的悲愁欢喜
做慈善是后半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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